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挑战，国际
社会最近一是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
解决的维也纳会议；二是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 2249 号决议，促请有能
力的国家根据国际相关法律，防止
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及其他恐
怖团体的恐怖主义行为。但在法国
总统奥朗德积极推动大国合作反恐
和中国外长王毅提出形成反恐统一
战线后，俄土却因俄战机被土击落
而交恶，大国与地区相关国家仍在
为叙总统巴沙尔的去留争执不休。
看来要落实联合国的计划和要求仍
存在不少障碍，其中的认知问题尤
其值得关注。

美国等西方国家既反
恐又用恐

恐怖主义是危害中东地区安全
稳定的主要矛盾，这应成为大国和
地区国家的共识。阿拉伯国家动荡
近5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它们
所谓“反对独裁、推行民主”的意
识形态，地区有关国家则出于历史
恩怨或教派利益，合伙利用
民众街头运动，通过外部武
力干预手段推动当地颜色革
命或政权更迭。

这种不义之举曾在利比
亚内乱时得逞，及至叙利亚
危机期间才遭到中俄坚决否决。尽
管如此，外部干预势力却一直坚持
把巴沙尔的去留视为主要矛盾，而
对大肆蔓延扩张的 IS 沿袭 2001 年
阿富汗战争前后对待“基地”组织
的做法，即既反恐，又用恐。如美
国借口支持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不
断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结果武
器装备和人员大都转到了恐怖极端
分子手里；一些地区国家则对国内
团体、组织和个人向 IS 提供资
金、武器、人员的行为持默许甚至
怂恿态度，还对 IS 偷产盗卖石
油、文物的做法开绿灯。普京总统
怒斥土叙边境的石油走私贩运内
幕。其实美国也知道这些，只是私
心里总怀有借 IS 打垮巴沙尔政权
的幻想，故一年多来的空袭从不把
偷运石油车队列作打击目标。

当前，IS已被安理会决议定性
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前所未
有的全球性威胁”。在中东这个恐
怖主义滋生蔓延的源头地区，反恐
无疑应是大国和地区国家最亟待解

决的主要矛盾。如果这个共识不能
形成，那么国际社会就会被不断出
现的突发事件所羁绊迟滞，难以形
成统一战线，合力反恐。

伊斯兰国家应成为反
恐主力军

自“9· 11”事件发生至今 15
年，西方国家的反恐模式大致有
二：一是战争，如美国、北约发动
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3场战
争，以摧毁当地政权为胜利标志；
二是越境袭击，如针对阿富汗、巴
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极
端组织头目和据点发动攻击，以杀
死代表性人物和摧毁设施数量为成
绩。

“基地”组织、IS 危及全球，
大国出兵为联合国所认可。问题在
于美国等国对伊拉克、利比亚的军
事干预也采用这种“越俎代庖”模
式，根本起不到增强地区受害国家
自身防恐反恐能力的效果，不但使
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治安状况较

战前更差，而且还明显滋长
强化了它们的对外依赖心
理。

毫无疑问，美国等西方
国家主导的反恐模式应当反
思。但同时，伊斯兰国家在

反恐行动中的主体地位也应明确。
反恐对中东各相关国家而言都是一
项长期战略任务，确立它们的主体
意识，加强它们的法律、制度和能
力建设是必由之径。世界大国可以
也理应提供帮助，但不能全过程越
俎代庖，更不应在实现政权更迭
后，不管不顾恐怖极端势力的泛滥
肆暴，径自撤军一走了之，否则只
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当前大国已
经介入打击 IS，但伊斯兰国家的主
力军地位也须逐步确立，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就地消灭恐怖极端组织的
目的。

清除极端主义思想才
能标本兼治

在美俄法等大国与伊、叙政府
军加紧严打 IS 的同时，人们也应
高度重视安理会第 2249 号决议指
出的恐怖组织“奉行的暴力极端主
义思想”。阿拉伯国家中出现的恐
怖主义，思想根源不是伊斯兰教或
伊斯兰文明，而是宗教极端分子对

有关经训作了歪曲篡改性解读，以
使其暴恐活动合法化。比如指称当
今世界又回到了“蒙昧时代”，须
重新宣教；只鼓吹小圣战 （用武
力）不讲大圣战（通过内心修炼巩
固信仰）；甚至宣扬圣战是穆斯林
念经、礼拜、交天课、斋戒和朝觐
五功之外的第六功，这是逊尼派和
什叶派信徒都不接受的曲解。

因此，中国和国际社会一方面
都应坚持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宗
教、民族挂钩的立场，不把极少数
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与拥有 57 个
成员国的伊斯兰世界和人数多达
16 亿的穆斯林信众混为一谈；另
一方面，要想达到标本兼治效果，
反恐须在坚持实施严打的同时，严
格划清主张和平、公正、宽容、平
等、温和等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与
那些肆意歪曲教义宣扬暴力的极端
分子之间的界限。

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好伊斯兰
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主要得靠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自
己。进入新世纪后，伊斯兰中间主
义思潮曾备受伊斯兰国家推崇，被
视为符合时代潮流并能消弭暴恐活
动的正能量。只是在阿拉伯国家动
乱骤起后，一些中间主义代表人物
卷入了埃及夺权活动遭到通缉，这
股思潮也受到影响。当前国际大国
和地区国家在合力打击 IS 时，都
应重视提振阿拉伯国家的正能量，
如不断丰富和深化文明对话的交流
内涵，主动翻译介绍伊斯兰中间主
义著作、论文，与埃及、沙特等国
具有广泛影响的组织机构和大教
长、穆夫梯等宗教领袖交流接触，
积极支持伊斯兰国家的改革与发
展。

笔者早在十多年前曾受埃及前
教育部长巴哈丁博士委托翻译他的
两部著作，他认为埃及和阿拉伯世
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阿拉伯民
族应走向何方？他的答案是改革。
就此而言，埃及塞西总统近年提出
要学习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治国
理政经验，决非应景客套，而是基
于现实需要。中国在这方面做好工
作，不但是履行自身大国责任，也
是在为反恐的标本兼治作贡献。▲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名誉所长，上海高校智库上外中
东研究中心主任）

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今年
10月底做出管辖权阶段的初审裁决，菲律宾的7项请求
得到支持，南海“九段线”等 7 项搁置到实体审理阶
段，另外1项需进一步澄清。本案现已进入实体审理阶
段，在中国政府缺席的情况下，仲裁庭对菲律宾政府的
15项诉讼请求和剩余管辖权进行审理，定于明年6月前
做出裁决。

菲律宾提出的诉讼请求归纳起来就是：南海“九段
线”内的部分岛、礁、低潮高地及水下地物的地理属
性，是否享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南海“九
段线”内的海洋作业、环境保护、生物养护权利的合法
性；南海“九段线”内的吹填工程的合法性。总结起
来，菲律宾政府所有诉讼请求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求
仲裁庭认定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不符合《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但笔者认为，仲裁庭根本不能依据

《公约》对“九段线”的法律效力进行裁决。这是因为：
第一，《公约》根本不能溯及南海“九段线”。《公

约》于 1994年生效，根据时间效力的制度，它只适用
于 1994年以后发生的缔约国之间的海洋争端，不能溯
及之前。南海自古是中国领土。自中华民国确立南海

“十一段线”（北部湾划界后调整为“九段线”）以来，

历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和维护南海“九段线”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也就是说，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性权
利在1947年已经形成，《公约》不能溯及既往。

第二，《公约》也无权处理南海“九段线”的领土主
权。《公约》宗旨是“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
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
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
源的养护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因此，《公约》是
确立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等的法律
制度，没有规定领土主权原始取得、丧失、转让等的相关
制度。而中菲南海争端的核心和实质，恰恰就是南海“九
段线”的法律效力和岛屿主权争议，《公约》不能适用。
2006年中国政府关于《公约》第 298条排除适用的声明，
进一步在程序上予以排斥仲裁庭的管辖和可受理性。

第三，依据《公约》裁决南海“九段线”更是极不
公平。众所周知，《公约》是突出“地理”因素，而轻
视“历史性权利”。根据《公约》，南海几乎就是一张白
纸，中国 2000多年发现、先占及开发经营南海的历史
事实被无情废弃。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
莱等国要求中国遵守《公约》，菲律宾和越南一致要求
适用《公约》解决南海问题，其原因是《公约》明显有
利于它们主张的领海主权和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
区等。领土主权通常都涉及复杂的历史事实和过程，解
决南海争端绝不片面强调《公约》的地理因素，淡化和
否定“历史性权利”，那样是极不公平的。

总之，南海“九段线”不仅涉及海洋权益而且关涉领
土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不属于《公约》管辖事项，
仲裁庭无权依据《公约》解释、适用甚至裁决“九段线”的
法律效力。仲裁庭无视中方立场，执意推进仲裁程序，中
国政府当然坚决反对，不接受也不会承认。菲律宾虽然
妄图设计所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用于南海“九段线”
的陷阱和“迷宫”，但其用心绝不会得逞。▲（作者是西南
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军事法研究所所长）

菲律宾妄设海洋法公约“迷宫”
潘国平

日本舆论近
日大规模炒作一
艘配有炮塔的中
国海警船出现在
钓鱼岛海域，并
且进入“日本领海”。日本政府宣称已向
中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

日本政府和媒体对“中国武装船只
首次进入日本领海”煞有介事的指出非
常荒唐，这几乎是日本人“自己同自己
装”。中日各自认为钓鱼岛是本国领土，
两国各派执法船前往该地区都已成为常
态，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全都配有
火炮，他们怎能指望中国海警船以赤手
空拳的姿态出现在该海域！

客观来说，钓鱼岛海域经过前几年
较为激烈的博弈后，目前进入相对稳定
的时期。上一轮冲突的结果是，日本搞
了钓鱼岛“国有化”，这是一个法律上的
实质动作。中国则进行了强有力反制，
实现了执法船对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巡
航，反复出入 12 海里，形成中日双方

“交叉管制”钓鱼岛海域的新现实。尽管
日方依靠邻近之便在钓鱼岛附近保持了

更为密集的力量存在，但它被迫接受了
中方的新姿态，双方正在磨合新的行为
规则。

现在的情况是，日方不敢在钓鱼岛
附近搞激进行动，但它依然“嘴硬”，继
续以日本是钓鱼岛的“拥有者”和“实
际控制者”自居，动辄向中国提
抗议，日本舆论也经常把中国船
只进钓鱼岛 12海里“当事情报”，
搜寻新的细节。近日日本人“惊
呼”中国海警船上“有火炮”，本
来这很普通，日方却像“发现了
什么”一样，搞出不小的动静。

日本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钓
鱼岛新闻”的主要来源。日本媒体非常
热衷追逐相关消息，日本官方又给予了
很多配合，不仅经常主动提供信息，还
及时针对媒体的报道开展置评，它们形
成了“钓鱼岛新闻”的活跃生产链。

相比之下，中方显得更重行动，对
围绕钓鱼岛主动开展舆论战兴趣不大。
因此很多时候都是日方发布某个消息，
东京给出一个态度，中方就日方的说法
进行澄清，予以驳斥。

这一次也很典型，日方指责中国海
警船上配备了火炮，但这用得着
说吗？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大型巡
视船从排水量 1000 多吨到 6000
多吨不等，大都配备了口径20至
40 毫 米 的 火 炮 ， 其 中 20 毫 米
JM61 型六管机关炮装备得最为
普遍。日本新造的大型巡视船还

配有35毫米速射炮及40毫米主炮，日本
人现在“惊诧”中国海警船上“有火
炮”，太逗了。

中国人习惯什么都堂堂正正，有争
议直说，面对面来，既然双方同意不激
化矛盾，我们就会避免舆论上挑动是

非，让克制成为
全方位的。日本
人则不同，他们
的体系就是拒绝

“ 协 调 行 动 ”
的，或者故意做一套说一套。对媒体变
着花样炒作“钓鱼岛新闻”，政府不仅不
予抑制，还常常把媒体的干扰当“外交
资源”用，对中国“白道黑道一起来”。

看来中国不能太老实了，需要在对
日舆论斗争方面更加积极、灵活。我们
光是在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航方面取得进
展还很不够，还要非常认真地同日本打
舆论战，我们需要成为有关钓鱼岛的议
题设置者，而不能总让日方设置议题，
我们总当回应者。

安倍政府走上明显政治右倾化道
路，拒绝正视历史，越来越好斗，日本
的问题和小辫子一抓一大把。重要的是
中方不能泛泛而谈，而要把这一切通过
一个个具体新闻表现出来，让新闻而不
是概念抓住世人的眼球，向世界展示安
倍政府究竟在走什么样的挑战东亚安全
之路。▲

中日海巡船上都有火炮，日本叫什么

反恐统一战线，伊斯兰国家是主体
朱威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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